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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方古国多神韵，


神州大地有经纶。


永为华夏好儿女，


不给马列当子孙！





（一）


泱泱华夏出精英，


炎黄血脉永传承。


堂堂中原神圣土，


岂容西来一幽灵。





神传文化：





法轮功学员参加老兵节游行受欢迎 





第八十九届旧金山老兵节游行于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举行，有上百个团体参加；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了游行，并受到沿途观众的欢迎。游行主办方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前来参与游行：“这是多么漂亮的乐队！我们每年都欢迎他们。”


雨后的旧金山阳光明媚，走在最前面的法轮功学员打着「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横幅，随后是天国乐团和炼功队。身着金黄色炼功服的法轮功学员随优雅缓慢的炼功音乐展示了法轮功功法。


第十五区老兵事务位元长官、游行主办者黄国仁表示，美国宪法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法轮大


法的加入游行是履行运用自己的自由，我们老兵喜欢这个自由，我们支持这个自由，这是宪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





中国大陆法会规模空前


——展现理性成熟





动态网近期网址 https://hv.0dt.net 或 https://xh.mcbeev.com 供您安全访问被封网站，了解外界真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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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水马龙与匆匆打拼之间     愿这片绿洲为您开拓心灵的属地





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于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一日开幕，稿件开始在明慧网上刊登，上万篇投稿展现了大陆大法弟子日益成熟的修炼状态和平稳的证实法历程，这是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的交流盛会。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明慧网召开书面心得交流大会始于二零零四年十月。据参与大陆法会审稿工作的一位明慧编辑介绍，今年大陆法会的规模比往年大，参与投稿人数是历年最多的一次，据不完全统计，投稿达上万篇。这些稿件来自大陆各个省市，修炼者遍布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有得法多年一直稳健的修炼证实法的；有遭受迫害一度迷茫，而后坚定下来，在修炼路上奋起直追的；还有在迫害中通过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而了解了真相，随后走入修炼的……点点滴滴显示出，九年的反迫害，大法日益深入人心，修炼者日渐成熟。◇





贤者去留，与天灾吉凶相关 





动态网近期网址https是加密网址，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请点“是”和“确认”，即可加密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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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在德国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一九九九年十月出国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由于受到了中共宣传的影响，我对法轮功有很多的误解。虽然来到了国外，我还是不想听，不想看关于法轮功的东西。当时的想法就是：法轮功好不好、应不应该镇压都不关我的事儿，只要别给自己惹上麻烦就好。然而让我自己也没想到的是，出国四年后的我，居然也成为了一名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转变？这其中的故事正是我要说给大


家听的。虽然为了国内家人的安全，现在我不能说出自己的名字，但请相信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刚来到海外的时候，我有一个困惑：为什么海外的


中国人之间那么冷啊。平时走在大街上看到了中国人，当你很热情地去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往往遇到的却是一个冷脸。大家都是同胞，为什么感觉却是那么的遥远？


我在大学里却遇到两个不一样的中国学生，他们正好和我同届、同一个专业。他们对任何人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从来不会觉得烦，而且是全身心地、发自内心的想帮助周围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每一位中国同胞。他们对生活的那种态度，对他人的那种包容心，是我在其他中国人群当中找不到的。


他们就是我最初接触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不是我想象中的奇怪举动或者是思想很异类的人，他们是非常普通，又是非常好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很舒服。可当时我在想：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炼法轮功呢？


一次去德国和奥地利边境的城市萨尔茨堡旅游时，我们一群中国人遇到一个西方人，他带着微笑，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本小册子。当时突然有个人说：哎呀，他是法轮功。一听说是法轮功，很多人当时转手就把小册子扔到垃圾桶里了。但是我却把这本小册子放进了我的包里，回家之后我就仔细的把这个小册子读了一遍。


在读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面也很害怕，还有一种排斥的矛盾。一个是觉得小册子上面介绍的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太血腥了，是我从来都没听过没见过的事情；而这个排斥像一种本能的反应。


比如一次，在德国的火车上，一个旅居德国的华人问我和同学们觉得中国的民主怎么样。我们就说：我们觉得挺好啊。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们讲八九年“六四事件”时中共用坦克机关枪镇压请愿大学生等等这些事情。这时，我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一种警觉：他是攻击中国政府，他卖国，接下来的想法就是：他在攻击中国，我是中国人，所以他也在攻击我。然后我们马上开始排斥他，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跟他说：你不要再说了，你说的那些我们都没有遇到，我们认为你说的都是假话。


现在想想那时真的是很可笑，而且也不理智，中共又不等于中国，批评中共迫害人权是为中国同胞的利益着想啊。可当时自己的状态，也就是一种被党文化洗脑后的自然反应吧。


然而当我读到这个小册子里面剖析的“天安门自焚”的很多造假疑点，我觉的很有道理，我在思考中共是否真的在造假欺骗民众。从那天开始，我的思想深处的一个大门仿佛被打开了，它使我对某些事情开始了反思，这到底是谁对谁错？


零三年十一月底的一天，我又拿起了那本小册子，按照提供的网址上网阅读法轮功书籍。我要看看到底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对法轮功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差这么大的声音。当时我首先看到的是李洪志先生讲法的摘录文章。文章里的讲解，非常浅白，但


又让你觉得非常有道理，你在世界上所有的图书馆里都不可能找到这样的答案，而李洪志先生结合着科学这样一解释都非常明了，让我头脑开阔了好多，知识一下子扩大了好


多。而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不让吃药，宣传“毁灭论”，我在所有的文字里都没有找出这样的语句。


我当时非常的惊讶也非常好奇，越看越有兴趣。那天我甚至忘记了饥渴，一天坐在那里把所有的文章看了一遍，到了晚上，感觉思想最深处里有一个愿望，我要炼法轮功。这个愿望一出来的时候自己也吓一跳，因为对我来说太快了。


我从小就胃肠不好，经常腹泻，人一直很瘦弱。然而炼法轮功到现在五年了，不但彻底告别了腹泻，而且从来都没有生过病，无论在外面淋了多大的雨、受了多大的寒，都没感冒过。这对于从小体质差的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奇迹。


国内的父母虽然担心我的安全，但是看到我身体上的奇迹和我自己坚定的选择也就不再反对了。当我的朋友怕我无法回国劝我放弃时，我就告诉他们：我的信仰就是真、善、忍三个字，我不会只为了自己的利益活着了。我在这个功法中亲身受益了，法轮功书中的每一句话我都得到了印证，而中共所说的都是谎言，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功法，我一定会坚定的走下去。（文/郑路）◇











一个留学生的选择





黑龙江伊春市金山屯区法轮功女学员付桂春于零二年被恶警绑架后被强行堕胎，之后被非法判刑八年，目前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出现严重的糖尿病，生活很难自理。监狱怕发生意外担责任，曾几次通知其户口所在地金山屯区公安分局办理接收手续。付桂春的家属找其责任单位：金山屯区公安局“六一零”，丰沟派出所与公安局长办理相关手续时他们却推责任不给办理。


付桂春是金山屯区丰茂林场青年，为人开朗善良身体健康。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恶党非法抄家，高额罚款。付桂春被恶党监狱迫害的面色苍白身体消瘦，并出现严重的糖尿病病状，她的亲人非常担心她的安危。年幼的儿子与年长的婆母都盼望着狱中的亲人早日回来合家团圆。








遭强行堕胎后陷狱六年


付桂春被迫害致重病 








心声





少年读书，见史书上讲：贤者在位，风调雨顺；贤者蒙难，灾难频生。笔者不信。后来年岁渐长，觉得史书所言，


或许有理。如今年事已高，饱览人世沧桑，更觉得史书所言，千真万确。试想：中共当政，无法无天，战天斗地，大肆破坏生态平衡。无数好人贤者，被揭批挨斗，百姓难活，好人难做。这不就是邪恶在位，灾难频生吗？


至于贤者在位，风调雨顺的例子，古时很多。


任汝亮，明朝时的猗氏县人（在今山西临猗县南），进士出身，曾任户部主事。是一位贤德之人。他在即将去泉州任知府的时候，泉州发生了大旱灾，已有数月。人们祭请九鲤湖神占卜，神向人们预示，必须等到新知府来了才会下雨。当时，任汝亮刚刚进入武夷地区，有位乡绅向他禀告了占梦的情况，他便加快了行进的速度。


他身边的侍从说：“从天干地支来看，此时到任，凶多吉少。您应晚些时日再去上任才有利。”任汝亮说：“农民们可怜兮兮地盼望着丰收，神又预言新知府上任后，当地才会下雨。我不能延误时日，苦害了百姓！假如有什么灾难，我太守一个人承担。”于是，他快马加鞭，日夜兼程。他到达了泉州时，果然大雨倾盆而下。


又过了三个多月，有一牧童进入山中，经过一道峡谷，看见一块山石上的纹理好象文字，便将那块大石从隐蔽处搬了出来，擦去苔藓，浏览了一遍，上面写着（大意）：“新太守上任，巨雷劈开石头，神圣的泉水喷涌而出，喝了它身体无病，应该传扬，应该歌颂，这是一位好太守。”郡中的百姓，都争相前来观看，如果有人生了病，只要喝一口泉水，很快就会痊愈。


后来朝廷考察政绩，任汝亮受到奸人流言蜚语的中伤，被调任兴国州知府。这一泓泉水，也就干涸了。（明朱国帧《涌幢小品》）（文/陆文）◇











